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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片湿地水域里，命运“休戚与共”。然而如今，长江生

态环境日益恶化，中华鲟自然种群逐渐衰退，自然繁殖出现不

连续趋势，已到达难以维系的境况，如果不尽快采取有效措施，

中华鲟物种将很快走向灭绝。

吴建辉说，最近几年，长江口中华鲟保护基地监测的中华

鲟幼鱼资源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上个世纪 80 年代之前，洄

游于长江的中华鲟亲本估计有 2000 余尾，它们沿长江溯源而上

3000 公里，至金沙江产卵繁育幼鲟。1981 年葛洲坝截流阻断了

中华鲟的洄游通道，原本分布于金沙江下游和长江上游 600 多

公里江段 16 处以上的产卵场都无法再被中华鲟利用。

葛洲坝截流后，中华鲟只能洄游 1800 公里，在葛洲坝下游

约 30 公里江段 5 处产卵场自然繁殖。至 2012 年，产卵场仅剩

下葛洲坝坝体附近一处。

2013 年和 2014 年连续两年，研究人员在该产卵场没有监

测到中华鲟的自然繁殖活动，这意味着中华鲟最后一处产卵场

也出现严重问题。然而，让人意外的是，2015 年春夏，上海长

江口出现大批中华鲟幼鱼，数量为往年的数倍，也是 10 多年来

之最。“这些幼鲟到达长江口的时间比往年早，大小也比以往

的小，而且停留的周期也延长了。”

2016 年，吴建辉和同事们又没有监测到中华鲟幼鱼。2017

年则监测到 652 尾。2018 年这个监测数据又回到了“零”。“2019

年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中华鲟幼

鱼。”吴建辉说。对于这种状况，

科学家们也是喜忧参半。忧的是

中华鲟的自然产卵繁殖有点像“回

光返照”，很可能之后就再也不

出现了。

喜的是，公众生态保护意识

正在觉醒，这对中华鲟、长江江

豚等长江水生生物的保护是莫大

的“利好”。

吴建辉说，长江口是全球重

要的生态敏感区，作为中华鲟生

命周期中唯一的洄游通道和长江

中数量最集中、栖息时间最长的

水域，同时又最易受到侵害的天

然集中栖息场所，位于长江尾的

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区位优势无可替代。它还是长江江豚、

胭脂鱼等保护动物的重要分布区，也是其他鱼类洄游的重要通

道和索饵产卵的重要场所。

“基地二期准备保护长江江豚。2018 年，长江江豚全流域

普查结果显示，已经只有 1000 头左右。和中华鲟的命运相似，

据报道长江江豚的下降趋势非常明显，每年都以百分之十几的

速度下降。”吴建辉说。

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加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中华鲟等珍稀水生生物的保护应该是在整个长江领域，而非鱼

池里或者某个保护区里。

在吴建辉看来，要改变中华鲟等珍稀水生生物野外灭绝的

命运，行政命令远远不够。让他欣慰的是，上海市政府正在拟

定保护中华鲟的首部地方性法规——《上海市长江中华鲟保护

管理条例》，从法律层面上，为保护中华鲟提供有力支持。

长江口中华鲟保护基地对中华鲟物种的保护起到十分关键

的作用，充分发挥了长江入海口的作用，不仅成为上海的一大

生态地标，更成为长江生态环境大保护的标杆和典范。

今天的崇明岛已从长江口的一座孤岛变成了一个城市之岛，

承担着为上海市未来发展守住战略空间、筑牢生态屏障的使命。

崇明湿地的生态修复之路更是体现出天人合一的“中国智慧”。

中华鲟等珍稀水生生物增殖放流。


